
外
遊
回
港
後
，
丈
夫
真
正
展
開
人
生
新

一
頁—

—

退
休
生
活
。
在
此
之
前
，
他
上

過
不
同
的
退
休
講
座
，
亦
向
很
多
過
來
人

探
討
過
不
同
的
意
見
和
經
驗
，
發
覺
人
同

此
心
，
心
同
此
理
。
工
作
忙
碌
數
十
年
，

終
於
可
以
放
下
壓
力
，
心
情
自
然
開
朗
，
即
時

定
下
旅
遊
大
計
。
但
，
一
個
月
下
來
，
舟
車
勞

頓
頗
疲
累
，
躺
下
來
全
無
顧
慮
，
又
似
有
空
洞

的
感
覺
。
人
，
真
是
慣
性
動
物
，
幾
十
年
的
運

作
突
然
停
頓
，
總
會
不
慣
，
蠢
蠢
欲
動
，
難
怪

坊
間
有
這
麼
多
退
休
人
士
自
發
的
興
趣
小
組
，

安
排
各
異
其
趣
，
動
靜
咸
宜—

—

排
排
舞
班
，
麻
雀
耍
樂
之
開
㟜
大
隊
，
義
務

工
作
替
清
貧
孩
子
補
習
功
課
；
學
習
不
同
技

能
，
例
如
書
法
、
油
畫
等
等
。
老
友
書
法
一

流
，
學
生
清
一
色
退
休
人
士
，
他
不
教
孩
子
的

原
因
是
收
了
學
費
，
小
朋
友
不
肯
練
字
，
家
長

會
怪
罪
老
師
﹁
冇
料
到
﹂。
但
，
長
者
不
同
，
老

師
教
了
什
麼
都
清
楚
，
練
得
不
好
也
不
敢
有
要

求
，
好
快
樂
。

在
芸
芸
活
動
中
，
行
山
也
不
錯
，
老
友
的
行

山
隊
逢
星
期
一
、
三
、
五
出
動
，
初
由
兩
位
懲

教
署
朋
友
開
始
，
漸
漸
各
方
退
休
好
友
陸
續
加

入
，
出
發
天
各
自
報
到
。
他
們
會
上
網
找
尋
不

同
路
線
，
艱
辛
的
男
士
重
裝
出
發
，
輕
巧
的
就
連
家
眷
也

帶
來
，
共
享
天
倫
。
最
開
心
是
事
後
同
往
飲
茶
吹
水
，
舊

同
學
新
朋
友
樂
也
融
融
。

另
外
，
北
上
乒
乓
團
也
大
受
歡
迎
，
深
圳
的
球
館
下
午

和
晚
上
是
繁
忙
時
間
，
館
內
十
多
廿
張
波
㟜
全
開
，
上
午

㟜
金
四
十
元
，
其
餘
時
間
收
六
十
元
。
練
球
也
分
不
同
級

數
，
酬
金
當
然
大
不
同
，
國
家
代
表
一
小
時
教
練
費
用
一

百
五
十
元
，
省
代
表
一
百
二
十
元
，
市
代
表
和
普
通
教
練

收
六
十
至
一
百
元
。
現
場
見
教
練
有
不
同
的
教
授
方
式
，

他
們
對
㠥
年
輕
人
和
小
孩
態
度
嚴
厲
，
間
會
呼
喝
，
力
求

球
手
有
所
得
㠥
。
可
是
對
㠥
退
休
人
士
嘛
，
教
練
們
名
氣

雖
大
，
脾
氣
超
好
，
每
次
對
打
，
他
們
回
波
總
會
落
在
你

的
球
板
之
上
。
嘩
，
球
來
球
往
，
極
有
滿
足
感
，
所
以
說

教
練
技
術
超
群
，
就
是
這
個
原
因
。
︵
一
笑
︶

我
不
知
道
丈
夫
的
取
向
，
見
他
每
天
忙
這
忙
那
，
還
有

一
連
串
的
退
休
飯
局
，
看
來
要
參
加
也
得
明
年
今
日
，
不

過
進
入
新
年
代
也
是
事
事
新
鮮
的
，
就
如
他
那
次
填
表
，

遇
上
職
業
那
一
欄
，
第
一
次
填
上
﹁
退
休
﹂
兩
字
，
他
笑

言
心
跳
。

﹁
不
因
善
小
而
不
為
﹂，
是
的
。
正

如
香
港
環
境
局
局
長
黃
錦
星
應
香
港

中
華
總
商
會
楊
釗
會
長
邀
請
，
在
中

總
會
董
會
上
談
﹁
源
頭
減
廢
﹂。
他
重

點
是
介
紹
當
局
推
行
廢
物
處
理
方

法
，
從
源
頭
開
始
減
廢
更
有
效
，
而
作
為

每
個
市
民
都
不
要
做
垃
圾
蟲
，
哪
怕
是
對

環
保
貢
獻
從
小
事
做
起
，
為
己
為
人
都
有

好
處
。
對
下
一
代
更
有
益
，
共
圓
夢
哩
。

黃
局
長
向
大
家
作
預
告
，
九
月
將
會
推

出
多
棄
多
付
收
費
計
劃
諮
詢
。
他
鼓
勵
市

民
﹁
惜
食
香
港
﹂，
不
要
浪
費
食
物
，
珍
惜

食
物
，
好
好
處
理
廚
餘
。
其
實
廚
餘
大
可

廢
物
利
用
，
可
發
電
的
。
人
活
在
世
上
，

要
與
大
自
然
和
諧
相
處
，
城
市
空
氣
才
清

新
，
才
能
享
受
到
頭
上
一
片
藍
天
。
首
要

是
人
人
必
須
愛
護
環
境
。

只
可
惜
無
論
怎
樣
﹁
源
頭
減
廢
﹂，
始
終

都
會
有
垃
圾
有
廢
物
，
必
須
處
理
好
。

﹁
環
保
﹂
問
題
顯
然
是
全
球
重
點
社
會
問

題
。
黃
局
長
向
中
總
會
董
介
紹
並
解
釋
，

由
淺
入
深
，
從
資
源
循
環
、
清
新
空
氣
籃

圖
、
教
育
、
回
收
等
多
管
齊
下
去
推
動
廢

物
處
理
計
劃
。
而
在
當
中
，
興
建
堆
填
區

和
焚
化
爐
是
最
受
社
會
關
注
者
，
反
對
聲

音
也
特
多
。
黃
局
長
解
釋
香
港
將
會
興
建
的
焚
化
爐

是
大
型
的
、
新
科
技
的
，
亦
對
健
康
有
保
證
。
遺
憾

的
是
，
當
局
至
今
仍
未
得
到
被
涉
及
的
地
區
居
民
的

支
持
。
或
許
距
離
下
一
次
呈
交
立
法
會
撥
款
通
過

前
，
還
有
半
年
時
間
，
期
望
當
局
加
大
力
度
宣
傳
環

保
和
新
技
術
焚
化
爐
的
好
處
，
以
釋
市
民
恐
懼
之

心
。
與
此
同
時
，
回
收
業
需
大
幅
土
地
，
期
望
當
局

扶
助
回
收
業
，
給
予
優
惠
政
策
鼓
勵
更
多
人
投
入
回

收
業
。
﹁
不
因
善
小
而
不
為
﹂，
人
人
自
覺
惜
食
，
不

浪
費
食
物
，
不
做
垃
圾
蟲
，
支
持
綠
色
產
業
，
支
持

環
保
。
從
源
頭
開
始
減
少
製
造
廢
物
。
其
實
，
對
可

持
續
發
展
有
貢
獻
，
有
利
下
一
代
健
康
成
長
，
好
讓

我
們
能
生
活
在
美
麗
的
城
市—

—

香
港
。
事
實
上
，
我

們
居
住
在
香
港
，
期
盼
呼
吸
的
是
清
新
空
氣
，
頭
上

所
望
的
是
一
片
藍
天
，
耳
朵
所
聽
到
的
說
話
和
聲
音

也
是
乾
淨
的
，
我
們
看
到
的
、
感
受
到
的
社
會
力
量

是
正
能
量
而
非
爭
拗
、
批
鬥
的
泛
政
治
化
社
會
歪

風
。

思　旋

思旋
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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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
居
近
月
裝
修
，
我
天
天
捱
電
鑽
噪
音
，
唯

一
的
安
寧
，
是
每
天
的
午
飯
和
下
午
茶
時
間
。

三
行
工
人
重
視
下
午
茶
，
準
時
三
點
三
那
杯

咖
啡
奶
茶
，
道
盡
香
城
歷
史
。
粵
語
長
片
的
草

根
階
層
，
下
午
茶
去
大
牌
檔
來
杯
咖
啡
配
油

多
；
要
是
有
閒
階
級
，
開
車
去
雍
雅
山
房
，
坐
下
來

也
是
點
咖
啡
、
橙
汁
或
紅
茶
。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在
英
資
銀
行
打
工
，
享
受
過
優

雅
的
下
午
茶
文
化
。
那
時
中
環
寫
字
樓
仍
有
白
衫
黑

褲T
ea

lady

，
即
茶
水
阿
姨
。T

ea
lady

質
素
很
高
，

五
官
端
正
，
祥
和
有
禮
，
懂
簡
單
英
語
，
永
不
多

言
。
在
最
重
要
的
會
議
為
最
重
要
的
人
添
茶
遞
水
，

老
闆
也
完
全
放
心
。T

ea
lady

的
精
神
面
貌
，
有
點
像

︽
永
遠
的
尹
雪
艷
︾
裡
的
蘇
州
娘
姨
。

那
時
寫
字
樓
在
怡
和
大
廈
，
時
稱
康
樂
大
廈
，
每

個
房
間
都
有
大
圓
窗
，
我
的
圓
窗
對
㠥
郵
政
總
局
和

一
點
點
海
。
每
天
三
點
半
，
茶
水
阿
姨
會
推
㠥
銀
車
，
逐
個
房

間
送
茶
。
用
的
是
鏤
花
瓷
杯
，
有
咖
啡
或
紅
茶
，
配
中
環
餅
店

買
來
的
蛋
糕
。
挑
了
飲
料
，
她
會
依
你
喜
好
加
糖
加
奶
或
放
檸

檬
。
其
實
我
們
兩
點
才
吃
飯
回
來
，
三
點
半
不
會
餓
，
通
常
只

是
喝
杯
茶
而
已
。
不
過
下
午
茶
的
情
趣
也
就
在
此
，
不
是
要
大

吃
大
喝
，
而
是
忙
中
透
透
氣
，
起
來
鬆
鬆
筋
骨
，
跟
同
事
說
點

閒
話
，
看
看
窗
外
的
藍
天
，
感
覺
到
自
己
還
活
㠥
，
有
點
生

趣
，
還
有
是
知
道
茶
水
間
一
定
有
美
味
蛋
糕
，
永
不
怕
餓
，
有

種
豐
足
的
安
全
感
。

那
時
英
資
機
構
仍
有
長
短
周
制
度
。
每
個
周
末
，
長
周
上
班

的O
fficer

級
同
事
必
在
會
議
室
合
資
搞
聚
會
，
茶
水
阿
姨
會
準
備

啤
酒
、
汽
水
、
薯
片
和
蛋
糕
，
某
級
數
以
上
的
同
事
都
可
來
輕

鬆
輕
鬆
，
老
闆
也
來
，
站
㠥
閒
聊
半
句
鐘
。
通
常
十
二
點
開

始
，
到
十
二
點
三
刻
左
右
才
散
。
那
個
年
代
，
從
英
國
請
來
的

O
fficer

級
同
事
，
試
用
期
六
個
月
，
辭
職
也
要
六
個
月
通
知
，
原

因
是
十
九
世
紀
末
二
十
世
紀
初
，
他
們
都
老
遠
的
從
英
國
坐
輪

船
來
近
東
和
遠
東
上
班
，
後
來
當
然
坐
飛
機
了
，
但
六
個
月
的

慣
例
沒
改
。
他
們
的
銜
頭
也
很
特
別
，
叫C

o
v
e
n
a
n
te
d

O
fficers

，
頗
有
宗
教
的
嚴
肅
感
。

今
天
萬
事
節
省
，
這
些
優
雅
情
趣
，
早
就
煙
消
雲
散
。

百
家
廊

王
曉
華

那杯茶
伍淑賢

翠袖
乾坤

方
當
暑
假
，
有
學
子
三
兩
，
齊
來
問
道
。
他
們
最

感
興
趣
的
，
為
一
九
四
七
年
後
期
的
方
言
運
動
，
由

運
動
而
及
三
及
第
文
體
，
並
問
我
最
推
崇
的
作
家
為

誰
。
這
場
方
言
文
學
論
爭
，
政
冶
意
味
極
濃
。
左
派

出
的
書
刊
，
便
敗
在
一
些
三
及
第
的
作
家
手
上
。
其

中
一
位
辯
論
大
將
華
嘉
說
：
﹁
一
般
作
家
的
作
品
︵
解
放

區
作
品
在
外
︶，
二
三
千
本
要
銷
一
年
半
載
才
銷
得
完
，
而

香
港
市
民
作
家
的
書
仔
，
如
︽
牛
精
良
︾
就
不
止
一
萬

份
。
﹂

︽
牛
精
良
︾
的
作
者
是
署
名
周
白
蘋
的
任
護
花
。
華
嘉

的
話
，
突
出
方
言
文
學
兩
條
路
線
。

方
言
文
學
論
爭
產
生
了
不
少
乘
勢
而
起
的
作
品
，
如
陳

殘
雲
的
︽
小
團
圓
︾、
江
萍
的
︽
馬
騮
精
︾、
黃
谷
柳
的

︽
蝦
球
傳
︾
等
。
這
些
作
品
，
可
概
括
為
﹁
揉
雜
派
﹂，
並

非
純
方
言
書
寫
，
但
除
︽
蝦
球
傳
︾
外
，
︽
小
團
圓
︾
和

︽
馬
騮
精
︾
的
用
語
大
多
粗
俗
、
鄙
陋
不
堪
。
至
於
以
純
粵

語
來
寫
作
的
，
最
﹁
經
典
﹂
的
莫
如
黃
谷
柳
的
︽
寡
婦
夜

話
︾，
更
是
不
忍
卒
睹
。

方
言
文
學
運
動
是
內
地
留
港
一
班
左
翼
文
藝
工
作
者
，

響
應
華
北
大
眾
文
藝
運
動
，
和
配
合
國
內
解
放
戰
爭
而
發

起
的
，
作
品
雖
多
不
足
觀
，
讀
者
更
有
限
，
但
卻
閃
亮
一

場
，
將
方
言
書
寫
推
向
另
一
高
潮
，
郭
沫
若
便
﹁
舉
起
雙

手
來
贊
成
，
無
條
件
的
支
持
。
﹂
夏
衍
則
較
為
冷
靜
持
平
：
﹁
文
字

盡
量
通
俗
，
不
拘
一
格
，
方
言
乃
至
文
言
，
均
無
不
可
。
﹂
到
中
共

建
國
，
這
班
作
家
完
成
任
務
，
班
師
回
穗
，
運
動
終
結
，
只
餘
本
土

作
家
仍
繼
續
﹁
經
營
﹂。

左
翼
這
些
粵
語
作
品
，
數
來
數
去
，
唯
有
黃
谷
柳
的
︽
蝦
球
傳
︾

可
成
經
典
。
︽
蝦
球
傳
︾
用
的
是
淺
白
語
體
文
，
卻
﹁
消
化
運
用
了

大
量
粵
語
的
俗
語
，
由
於
善
加
融
化
，
所
以
不
落
痕
跡
。
而
書
中
引

用
的
鹹
水
歌
，
黑
社
會
套
語
甚
至
人
名
，
也
都
使
地
方
色
彩
更
加
濃

厚
。
﹂﹁
揉
雜
派
﹂
的
粵
語
作
品
，
︽
蝦
球
傳
︾
允
稱
一
絕
。
但
，
就

在
這
些
左
翼
的
粵
語
作
品
亮
相
之
時
，
另
一
條
路
線
的
作
品
，
已
堅

韌
的
在
本
土
成
長
，
鄭
樹
森
便
說
：

﹁
從
方
言
小
說
的
觀
點
來
看
，
當
時
也
可
分
為
兩
條
路
線
。
剛
才

提
到
黃
谷
柳
、
陳
殘
雲
等
人
是
一
條
路
線
，
另
一
方
面
在
本
地
報
章

連
載
︵
一
九
四
七
至
一
九
四
九
年
︶，
以
小
市
民
趣
味
為
主
的
三
蘇

等
，
大
量
採
用
香
港
方
言
，
似
乎
是
走
另
一
條
路
線
。
﹂

三
蘇
即
高
雄
。
他
這
條
粵
語
路
線
，
與
中
共
主
導
的
方
言
文
學
運

動
無
關
，
除
了
他
和
華
嘉
所
慨
嘆
的
︽
牛
精
良
︾
作
者
周
白
蘋
外
，

還
有
一
位
專
寫
技
擊
小
說
的
我
是
山
人
，
都
是
當
時
的
健
筆
，
將
方

言
與
白
話
文
、
文
言
搓
揉
得
如
玩
魔
術
，
擁
有
大
量
的
讀
者
，
為
方

言
文
學
運
動
諸
作
者
所
望
塵
莫
及
。

高
雄
、
周
白
蘋
、
我
是
山
人
可
歸
入
為
﹁
揉
雜
派
﹂，
他
們
的
﹁
揉

雜
﹂，
比
之
︽
蝦
球
傳
︾，
在
形
式
上
更
為
﹁
揉
雜
﹂。
因
此
，
若
問
我

推
崇
何
人
，
這
三
人
在
香
港
三
及
第
文
學
上
，
可
稱
﹁
三
絕
﹂
；
論

排
座
次
，

高

雄

居

首
，
我
是

山

人

為

次
，
周
白

蘋
第
三
。

有
學
子
聞

言
，
畢
業

論
文
決
研

究
這
三
位

作
家
云
。

方言文學兩路線
黃仲鳴

琴台
客聚

北
京
曲
劇
來
港
演
出
著
名
的
劇
目
︽
駱
駝
祥

子
︾，
演
技
精
湛
。
所
謂
北
京
曲
劇
，
是
第
一

次
看
到
。
它
既
不
同
於
京
戲
，
也
不
是
地
方
小

調
，
而
是
由
北
方
民
間
曲
調
糅
合
北
京
的
﹁
單

弦
﹂
而
來
。
據
說
歷
史
不
長
，
是
一
九
五
二
年

由
老
舍
先
生
倡
導
的
地
方
戲
劇
種
。
在
我
們
南
方

人
聽
來
，
既
有
京
味
，
又
較
通
俗
易
懂
，
是
容
易

接
受
的
一
種
曲
調
。

老
舍
先
生
是
我
國
著
名
的
劇
作
家
和
小
說
家
。

他
創
作
的
劇
本
︽
茶
館
︾、
︽
駱
駝
祥
子
︾、
︽
四

世
同
堂
︾、
︽
龍
鬚
溝
︾
等
，
在
全
國
各
地
多
次
演

出
，
甚
得
好
評
。

老
舍
是
上
世
紀
史
無
前
例
的
﹁
文
化
大
革
命
﹂

開
始
，
對
文
化
人
殘
酷
鬥
爭
時
的
第
一
個
犧
牲
的

著
名
作
家
，
終
年
只
六
十
七
歲
。

按
照
我
的
人
生
年
齡
分
期
，
六
十
至
八
十
正
是

﹁
大
年
﹂，
也
就
是
﹁
盛
年
﹂。
老
舍
如
果
能
再
活

十
年
至
二
十
年
，
定
能
為
我
們
貢
獻
更
多
的
佳

作
。︽

駱
駝
祥
子
︾
也
是
一
個
悲
劇
。
祥
子
是
一
個

黃
包
車
夫
，
也
就
是
一
個
城
市
的
個
體
勞
動
者
。

這
些
人
可
以
劃
入
城
市
貧
民
之
列
，
百
分
之
一
百

靠
體
力
勞
動
討
活
。
就
像
中
國
過
去
的
億
萬
農
民

一
樣
，
盼
望
的
就
是
有
自
己
的
土
地
，
不
再
受
地

主
的
殘
酷
剝
削
。
同
樣
，
祥
子
的
勞
動
成
果
，
也

大
部
分
被
車
主
剝
削
去
了
，
他
的
夢
想
，
就
是
希

望
有
一
輛
自
己
的
黃
包
車
。

他
辛
辛
苦
苦
地
攢
夠
了
錢
，
買
了
一
輛
屬
於
自

己
的
新
車
。
正
在
陶
醉
於
有
了
自
己
的
黃
包
車
，

不
用
再
交
車
租
的
時
候
，
卻
在
那
個
軍
閥
橫
行
、

兵
荒
馬
亂
的
上
世
紀
二
三
十
年
代
，
被
亂
兵
搶

走
。他

並
不
氣
餒
，
再
積
蓄
買
一
輛
新
車
，
又
被
當

年
橫
行
的
特
務
搶
去
。
後
來
又
用
他
的
老
婆
虎
妞

的
錢
買
了
一
輛
新
的
，
因
虎
妞
難
產
死
去
而
把
車

賣
掉
。

至
此
祥
子
完
全
絕
望
。
如
果
劇
情
到
此
為
止
，

描
寫
祥
子
窮
極
潦
倒
，
在
貧
病
交
加
中
死
去
，
便

引
起
觀
眾
的
無
限
遐
思
，
對
舊
社
會
作
個
有
力
的

控
訴
。

但
結
尾
卻
是
個
敗
筆
。
祥
子
為
了
錢
，
出
賣
革

命
黨
人
曹
先
生
。
何
必
讓
祥
子
最
後
徹
底
墮
落
？

《駱駝祥子》的敗筆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車淑梅

淑梅
足跡

邱
總
夫
婦
自
倫
敦
南
下
西
班
牙
塞
維
利
亞
，
參
加
好

友
嫁
女
婚
宴
，
得
知
我
計
劃
遊
格
拉
納
達
，
決
定
婚
禮

完
畢
，
翌
日
趕
來
集
合
，
結
伴
同
遊
阿
爾
罕
布
拉
這
座

保
存
得
最
完
整
的
阿
拉
伯
皇
宮
，
共
渡
一
千
零
一
夜
！

大
家
分
工
合
作
，
邱
總
預
訂
格
拉
納
達
的
住
宿
酒

店
，
我
則
網
上
預
訂
參
觀
皇
宮
的
日
夜
門
票
。
住
宿
酒
店
位

於
舊
城
區
內
，
鄰
近
各
個
必
遊
景
點
，
如
阿
爾
罕
布
拉
宮
、

大
教
堂
、
阿
爾
拜
辛
住
宅
區
等
等
，
真
的
是
最
理
想
的
選

擇
。
在
網
上
預
訂
皇
宮
入
場
門
票
，
則
遇
上
小
意
外
，
因
周

一
晚
上
不
設
夜
遊
項
目
，
計
劃
中
的
日
、
夜
兩
遊
阿
拉
伯
皇

宮
，
被
迫
安
排
在
同
一
天
進
行
。

﹁
世
上
沒
有
比
出
生
在
格
拉
納
達
，
卻
是
個
瞎
子
更
悲
慘

的
遭
遇
了
！
﹂
這
句
被
刻
在
阿
爾
罕
布
拉
宮
土
城
牆
上
的
詩

句
，
表
達
出
格
拉
納
達
那
舉
世
無
雙
的
美
麗
。

阿
爾
罕
布
拉
宮
的
建
築
、
裝
飾
設
置
，
無
論
是
佈
局
的
開

合
氣
度
，
還
是
紋
飾
的
巨
細
靡
遺
，
都
可
謂
登
峰
造
極
。
更

美
的
風
景
卻
又
不
在
宮
內
，
下
山
走
到
對
面
的
阿
爾
拜
辛

區
，
遠
眺
阿
爾
罕
布
拉
宮
，
是
一
場
更
大
的
視
覺
饗
宴
。

坐
落
在
內
華
達
山
麓
，
格
拉
納
達
整
個
城
市
盤
踞
在
三
個

山
頭
之
上
，
日
落
時
分
，
從
阿
爾
拜
辛
區
沿
河
小
徑
放
眼
望

過
去
，
雪
山
皚
皚
、
秀
木
㡡
㡡
，
阿
爾
罕
布
拉
宮
傲
然
孑

立
，
猶
如
夢

境
。邱

總
不
經

意
地
說
：
﹁
小
城
的
品

格
往
往
在
於
不
事
聲

張
，
暗
處
動
人
，
格
拉

納
達
真
是
個
異
類
，
生

就
了
豐
肌
秀
骨
帝
都
之

相
，
卻
能
守
得
住
閒
適

心
情
，
把
日
子
過
得
波

瀾
不
驚
。
﹂

仨
人
行
，
在
阿
爾
拜

辛
的
小
巷
且
行
且
駐
，

白
牆
黃
瓦
配
上
澄
澈
藍

天
，
讓
人
難
生
去
意
。

一千零一夜的皇宮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惜食香港」

退休生活

自上個世紀80至90年代的氣功熱減弱之後，各
路「大師」並未因此徹底銷聲匿跡。從李一到王
林，某些神秘個體的身影仍不時出現於政界、商
界、娛樂界之間，演繹以功夫、權力、金錢、迷
狂為主題的微型神話，延續㠥與當代主流文明不
相稱的荒誕敘事。儘管泡沫不斷破滅，但仍有人
虔誠地扮演信徒的角色。其中不乏馬雲、劉志
山、趙薇等重要人物。在目睹了此類比《拍案驚
奇》和《泰囧》還離奇的細節後，我的心底浮現
出一個巨大的問號：國人為什麼依舊崇拜「大
師」？
顯而易見，這類現象首先折射出根深蒂固的等

級意識。對於「大師」及其信徒來說，人與人無
平等可言。「大師」高於芸芸眾生，是未經公開
加冕的王者。他們君臨於凡人之上，離天、道、
宇宙秘密更近，可以賜福於億萬蒼生。恰如古代
的巫覡，所有「大師」最愛展示的是其超自然的
神奇本領（無中生有、意念治病、通天之功），以
此來證明自己的不凡之處。當然，此類表演只是
前戲，更重要的情節還在後頭。經過一番複雜的
操作，造神儀式逐漸接近高潮：各種權力主體開
始走向他們，試圖率先享受他們所能帶來的福
祉，他們則因此編織出立體的社會關係之網。於
是，「大師」成為中心的中心，彷彿具有溝通天
地的大能。
以為有限事物的組合可以具有無限的功用，相

信人能夠成神，是典型的古代思路。在相當長一

段時間裡，我們的先輩以為宇宙有限，其大小是
個定數。譬如，《呂氏春秋》就曾如此揣測宇宙
的大小：「凡四海之內，東西兩萬八千里，南北
兩萬六千里⋯⋯凡四極之內，東西五億有九萬七
千里，南北亦五億有九萬七千里。」（《呂氏春
秋．有始》）類似的說法也出現在《山海經》、
《淮南子》、《文子》、《靈憲》等書中。既然宇宙
是有限的存在，那麼，人當然可以發現其全部秘
密。於是，《周易》的作者自豪地宣佈：我們已
經破譯了整個宇宙的變化之道（「範圍天地之化而
不過」），能夠周密地成全所有事物（「曲成萬物而
不遺」），以八卦的變化判定天下的吉凶（「八卦定
吉凶」）。《中庸》的作者也說：偉大的人物只要
真正窮盡了自己的本性，就可以窮盡人性和物
性，與天地並立於宇宙之中。不過，人雖然可以
破譯宇宙的秘密，但宇宙之道博大精深，非普通
人所能領受；只有神人、真人、至人、聖人才能
夠洞察之，並因而引導、拯救、造福蒼生。對
此，大儒張載說得非常透徹：「大其心則能體天
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世人之心，止
於見聞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
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
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
既然如此，普通人就應該崇拜那些能夠破譯宇宙
之道的特殊人物（神人、真人、至人、聖人）。在
這種信念支配下，等待神人、真人、至人、聖人
顯身，是傳統中國人最基本的生存意向。作為中

國第一部系統的醫學著作，《黃帝內經》雖然捨
棄了八卦說而採納了陰陽五行說，力圖從更具體
的層面解析病理，但依然保存了這種信仰：「皇
帝曰：余聞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陰陽，
獨立守神，呼吸精氣，肌肉若一，故能壽撇天
地，無有終時，此其道生。」（《上古天真論篇第
一》）對於普通民眾來說，這種不死且掌握了宇宙
之道的真人無疑是信仰的對象，等待神人、真
人、聖人、至人則是許多傳統中國人至深的生存
理想。
事實上，他們自我神化的具體運作機制並無太

多新意：「大師」雖然喜歡杜撰自己的出身，
但其真正的神奇還是來自與更高權力主體的交
往——譬如王林之於劉志軍。倘若他們不能憑借
權力主體成事，眾多次一級的角色就不會蜂擁而
至。顯然，這是個老套的故事，基本情節已經重
複了幾千年，變化的不過是可以替代的角色。李
一也好，王林亦罷，都不過是這個歷史連續劇的
臨時演員。作為演員，他們的神奇或無能都來自
幕後的力量，來自一套可以左右個體命運的轉換
生成體系，來自我們生活於其中的社會。當社會
呈金字塔型時，1=1的數理命題就會在很大程度上
失效：部分時常等於整體，少數幾乎總是覆蓋多
數。無論什麼能量守恆定律，還是形式邏輯，統
統要讓位於神秘的互滲律。對於參透了玄機的人
來說，科學和常識不過是浮雲。通過掌控社會關
係之網，無會生有，意念可以支配現實，人能夠

成為神。這就是「大師」大起來的終極秘密。從
這個角度看，我們應該感謝各路「大師」，因為他
們折射出當下社會的欠缺——在經濟騰飛之時，
某些體制性欠缺仍未被根除。
早在上世紀90年代，有人就試圖揭示這類劇情

的荒誕，卻終究未能根除「大師」誕生的土壤。
部分知識分子祭出啟蒙大法，但無法喚醒那些入
戲太深的人們。毋庸置疑，只要幕後的某些東西
不發生變化，國人還會不由自主地被拋入此類歷
史連續劇之中。具體的角色分配可能變換，故事
的主要情節則會延續下去——「大師」總會橫空
出世，崇拜者必然如期而至，科學和常識還將被
蔑視，眾多群眾演員仍將置身於一個拉長的夢魘
之中。

國人為什麼依舊崇拜「大師」？

■王林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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